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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元顺

1956 年，大西南的工业建设项目开展得

热火朝天，父亲和 300 多个家乡青壮年放下

手中的农具，用一根扁担挑上破烂的被子、几

件换洗的单薄衣服、20 来斤路上吃的口粮，

从老家四川简阳步行 31 天、1500 多里路，历

经了不少艰险，终于到了现在的西昌会理益

门煤矿。

矿山里一年到头吃的是煮黑豆、玉米

蒸馍，住的是低矮潮湿、用稀泥和石头垒的

本地居民称之为“干打垒”的土房子。矿工

从井下归来，一身灰，认不清谁是谁，只能

看 见 两 只 眼 睛 在 转 动 ，还 有 白 森 森 的 牙

齿。没有澡堂，只好用脸盆洗澡，一盆、两

盆、三盆……洗出来的水黑如墨汁，身上自

然也是洗不干净的。

在我 4 岁时的一个晚上，我们一家人还

在“干打垒”里沉睡，凌晨 5 点来钟被人敲门

吵醒，得知父亲在井下受伤了。一家老小

哭喊着来到医院，看见一身煤灰的父亲躺

在病床上。脾气火爆的父亲嘴里叼着一支

“兰花”旱烟，见我们便大骂，嫌我们哭闹得

心烦。母亲见此情景，破涕为笑。见多了

矿山事故的我们，还能看见父亲发火骂人，

是多么幸福呀！

小时候，我最爱去井口旁的烤火棚。等

送馒头的人挑着两大筐“班中餐”来，省吃俭

用的父亲凭票给我们姐弟四人一人买一个大

馒头吃。这在我们眼里，可是世界上最美味

可口的食物。懂事的哥哥、姐姐，总要在我们

的馒头上掰一小坨，用纸包好，拿回家给妈

妈吃。

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我邀请最要好的

同桌一起去那个烤火棚玩。烤火棚里正烧着

从井下拉回来的烂木头，浓烟熏得人直流眼

泪。父亲和工友们推着沉重的矿车，气喘如

牛地出了井口。我看见父亲和工人叔叔们都

一丝不挂，顿时羞得无地自容。父亲见了我

和同学，忙去把衣服穿上，向我解释说：“你不

知道，洞子里热得很，穿上衣服一会儿就被汗

水浸湿了，身上风湿重，骨骼就会麻痛，很不

舒服。”我心里在默默流泪。吃了馒头，我眼

含泪花地要同桌和我拉勾保证：不准把父亲

没有穿衣服推矿车的事给任何人说，不然不

和他做朋友！

父亲闲时会去河里钓鱼，还会背上火药

枪上山打野兔、野鸡，为的是能改善一下生

活。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每天能喝上一两

杯没有下酒菜的“寡酒”。后来生活好一些

了，有了炒花生、米花糖、麻花这些下酒菜，但

这些都被眼馋的孩子们分享了，父亲也只是

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高兴地喝着小碗里的

“寡酒”。

1976 年，唐山大地震后，许多地方都在

“躲地震”。父亲从山上砍了竹子，找来一块

空地，搭建起“地震棚”。下班后，他就在“地

震棚”旁的荒地上开荒种菜。父亲种的南瓜

特别好吃，嫩南瓜我们一家人吃不完，就拿到

菜市场去卖。秋天，老南瓜成熟了，一个有二

三十斤重，蒸熟吃特别香甜可口，父亲会送一

些给矿上的工友。在那个年代，我们一家有

吃有穿，全靠父亲像牛一样，上班在井下劳

动，下班回家种菜喂猪。

父亲还给我买了三只小鹅，他说鹅养大

了，卖的钱我可以拿去书店买书。每天放学

后，我就赶着鹅去吃草，鹅不停地找青草吃，

吃饱了就安静地听我给它讲故事、朗读课

文。我们家在“地震棚”一住就是 7 年，后来

才搬到矿山单身宿舍，挤在一间 30多平方米

的房子，姐姐哥哥一直住到结婚安家另外找

新房。

1980 年，我的矿工父亲退休了。由于

在井下工作了几十年，他患了风湿，一到春

季和冬季关节就痛，步履艰难。很多时候，

去矿区逛逛散心，都是我最小的兄弟老七

背着他去。父亲在我心里就像会理老家山

顶上的一株老松树，经历沧桑，但仍能傲霜

矗立。

自小学五年级起，我就喜爱文学，读小学

四年级时，就给成都的《红领巾》杂志投稿，并

发表了几篇小故事，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一些

作品。2016 年大年三十晚上吃团圆饭时，父

亲突然跟我说：“老三，这大过年的，你不能说

个不字哈！我们一家人早就知道你写了几十

年就想出一本书。你要用心写一本关于益门

煤矿的书，让后辈儿孙记住益门煤矿的历史

和矿工的艰辛。”

我看着苍老的父亲，千言万语哽在喉头，

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此时，我多想伸手替父

亲擦去那深深皱纹里镌刻的煤灰，但那煤灰

已渗入他的肌肤和血液，再也抹不去了。我

的眼泪拼命向外涌，我背过身去，使劲儿将它

们劝回眼眶去，因为父亲说大过年的，哭是很

不吉利的。

我的矿工老父亲啊……看似平凡，却

有一颗像所有矿工一样坚韧、仁爱、高尚的

心灵。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完成父亲的心

愿，用心书写煤矿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点滴，

我要为下一代了解父辈和煤矿历史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告慰父亲一生的辛劳

与爱。

我 的 矿 工 父 亲我 的 矿 工 父 亲

夏荷开夏荷开



金针好吃，还能开好看的花

赵克红

洛阳的风里藏着岁月的密语。南宁文友老李初至这座古

城，便被深深吸引。他总爱眯起眼睛，凝视城墙斑驳的纹路、

街巷纵横的肌理，试图破译古都沉淀千年的密码。

与天子驾六博物馆一路之隔，周王城广场的编钟灯次第

亮起。广场舞的红绸掠过最后一缕晚霞，仿佛点燃半片天

空。老李拍了拍我的肩膀，突然抽动鼻子，眼睛发亮：“哪里来

的香味？勾得人走不动路了！”其实，我也闻到空气中混着铁

锅煎炒的焦香、八角桂皮的辛香，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甜。我

笑着指向东边灯火阑珊的小街：“这里的美食很有名，去尝

尝？”不过三两分钟，我们便来到西工小街。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小街天府”，红底黄字招牌下，蒸腾

的热气模糊了橱窗玻璃。掀开门帘，浓郁的香味扑面而来，

混合着麻酱的醇厚、辣椒油的呛香与花椒的麻意。店内座无

虚席，木制桌椅被岁月打磨得油亮，食客们捧着搪瓷碗大快

朵颐，吸溜面条声、筷子碰撞碗沿声与店主的吆喝声交织在

一起。

再向西步行数十米左转角处，小街锅贴摊前仍排着长

队。半人高的铁锅架在炉具上，锅底火苗跳跃。掌勺师傅挥

动长柄铁铲，一排排月牙状锅贴在锅中翻身，金黄油花顺着褶

皱攀爬，边缘泛起诱人焦褐。滋啦——滚烫香油浇下，白雾升

腾，排队的大叔忍不住咂舌：“这味儿，勾得人咽口水！”

丹珍汤圆店的暖光里，青瓷碗中汤圆浮如满月，咬破时黑

芝麻馅裹着桂花蜜流出，甜得人眯起眼。服务员说：“我奶奶

那辈就在这街口支锅。”她袖口沾着的面粉与亲切话语，让汤

圆店多了份温暖。

“桃花里”调酒摊前，调酒师的摇酒器划出银弧，蝶豆花的

蓝与柠檬汁的金黄在高脚杯中共舞，幻出晚霞般的紫晕，冰凉

的酒液混着烟火气入喉，仿佛饮下半座城的月光。

子夜时分，西工小街宛如永不熄灭的灯盏，照亮古都的夜

空。外卖骑手穿梭如织，手机订单提示音与食客谈笑声此起

彼伏；直播镜头对准滋滋冒油的烤串、翻飞的糖画，让小街的

烟火气顺着网络飘向四方；文创店内，游客挑选刻有牡丹纹样

的书签、绘着唐三彩图案的杯盏，将古都记忆小心收藏。锅贴

铺的铁铲与铁锅合奏出动人的节拍，烤串摊的伙计用地道洛

阳话招揽，糖画摊前孩童的笑声清脆如铃。

当我们告别小街，月光已为青石板路镀上银边。小街用

人间烟火，将千年岁月熬煮成滚烫的生活。它滋养万千食客

的味蕾，更照亮城市的夜晚，让古都洛阳在新时代浪潮中，始

终焕发着蓬勃的生机。

小街的烟火

邹明强

最近，一位退了休的前工会主席，冒着酷暑开车几十公

里，给我送来几箱纯净水。离开时他嘱咐我，天热多喝水。我

站在小区门口，“石化”了几秒钟，不知如何应答。想了半天，

才回过神来，对他说：“谢谢您的惦记和牵挂。”

“我们以前总在报纸上见面，现在您退休了，我们就在

朋友圈见面，挺好的。”看到老通讯员的留言，我心里一热。

看来，退休以后，朋友圈也得时常更新，为了那些把我当朋

友的人。

在新闻界工作了四十余年，我没有留下什么惊天动地的

作品，但留下了数不清的合作者和被采访过的当事人。他们

大多数都把我当朋友一样惦记，在我退休离岗后，仍然牵挂着

我的一举一动，让我倍感幸福。

家人总问我，为何总爱发朋友圈，不担心有人误会你，爱

炫耀和喜欢找存在感么？我回答说，不会的，若有那种感觉的

人，早屏蔽了我的朋友圈。我发朋友圈，就是告诉我的朋友

们，我现在的状况很好，不必挂念。

我又把这个想法发到了朋友圈。一些多年“潜水”的朋

友，都跃出水面给我点赞了。由此看来，我还真不是自作多

情，真诚为人，总有朋友在默默地挺你。

朋友之交淡若水，真朋友，在心里惦记就好。现在社会全

面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大可不必奔波送物

了，累着了您，我也不忍心！

惦记我的朋友，我从心底感念，还是要跟你们真诚地说一

句：谢谢您的惦记和牵挂。

惦记和牵挂

雷亚梅

“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

笑。”冰心的诗句总让我想起那些骑在父亲肩膀上的日子。

父亲是个典型的庄稼汉子，肩膀宽厚得像块门板。记得

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把小手搭在父亲粗糙的大手上，让

他把我举到肩头。父亲总会先蹲下身，让我踩着他的膝盖，然

后稳稳地托住我的腰，嘴里喊着“一、二、三”，我就腾空而起，

坐在了他结实的肩膀上。

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村，电视机还是稀罕物。每当听说邻

村要放露天电影，父亲就会早早收工回家。夕阳西下时，他扛

着我走在乡间小路上，我搂着他的脑袋。田埂边的野花擦过我

的脚踝，痒痒的。父亲的大手牢牢扣住我的小腿，生怕我摔着。

放电影的空地上人头攒动，父亲总能找到一个最佳位置。

我骑在他肩上，看得比大人们都清楚。银幕上的英雄在战斗，

底下的观众发出阵阵惊叹。夜风微凉，父亲会解开外套扣子，

把我的小脚裹进他温暖的怀里。散场时，我常常已经趴在他头

顶睡着了，迷迷糊糊中感觉父亲的大手一直护着我的后背。

夏天是葡萄成熟的季节。我家的葡萄架搭得特别高，紫

莹莹的果实总挂在最上头。父亲干活回来，汗衫都湿透了，但

看见我眼巴巴望着葡萄的样子，就会抹把汗走过来。

“丫头，想吃不？”说着就把我举到肩上。阳光斑驳地洒在

我们身上，我专挑最大最紫的摘，第一颗总要塞进父亲嘴里。

去年春节回家，刚进院子就看见父亲蹲在葡萄架下。7岁

的小女儿跑过去喊：“外公！”父亲眼睛一亮，像当年抱我一样

把外孙女举到肩上。阳光依旧透过葡萄叶洒下来，只是父亲

的白发在光里格外刺眼。女儿开心地张开手臂：“妈妈，你看，

我比房子还高呢！”那一刻，时光仿佛重叠了，我分明看见 30
年前的自己。

父亲的肩膀，曾经是我看世界的瞭望塔，是遮风避雨的港

湾，那个托举我长大的肩膀，永远是我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

每次看见女儿骑在她外公肩上欢笑的样子，我想，爱，就是这

样一代代传递下去的。

肩上童年

崇 左 的 心 跳

雨停了

地上有一层薄薄的水

我一脚踩上去

雨水就在地上

开起了一片小水花

呵，这是我种下的

一片小水花呀

小水花
张怀熙

6月12日，江苏省淮安市古典园林各式荷花竞相绽放，粉荷擎露而绽，碧叶翻浪成波。
视觉中国 供图

午后的阳光

把影子慢慢拉长

此刻的父亲

正站在东面的山坡上

脊背弯成苍穹般的弧线

阳光落在父亲身上

刚好成 90度直角

父亲的影子

如一颗黑色的钉子

牢牢地钉在大地上

父亲的影子
朱爽生

张立华

此番前往广西崇左，不只是一次采风创

作，更是一次深入文化源头的探寻，一场灵魂

与祖国边陲的深情对望。

从南宁换乘汽车驶入崇左境内，窗外景

致渐渐变换。甘蔗林密密麻麻地铺陈开去，

热带阳光在枝叶间跳跃闪烁。远处群山笼罩

在淡淡的雾霭中，若隐若现。这里多是奇特

的喀斯特地貌，山峦峻拔，水路纵横，带着粗

犷而又柔美的双重气质。同行的壮族朋友

说：“崇左是壮乡的心脏。”

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德天瀑布。瀑布

从百米高的岩壁上轰然倾泻，水声如同万鼓

齐鸣，水雾弥漫在空气中，阳光穿透水珠，织

出一道道七彩虹光。站在瀑布脚下，整个人

被这磅礴的自然之力包裹，内心却出奇地宁

静，仿佛那奔流的水声，不仅冲刷着岩石，也

洗涤着人心深处的尘埃。

“这水声，是我们的山歌。”壮族朋友轻声

说。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自然无言，却一直

在唱歌。水流滋养了这片土地，也孕育了这

方文化。

比瀑布更为静默，却更加震撼人心的，是

宁明花山的壁画。那一幅幅壁画镌刻在红色

岩壁之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站在壁画

前仰望，那些跳跃的舞者、庄严的祭祀场景、

蓄势待发的狩猎队伍，仿佛定格了远古时

刻。无言的岩画，像在低语着一个民族的远

古记忆——他们如何生存，如何信仰，如何繁

衍，如何在山水之间编织出壮族独有的文明

根系。

那一刻，我深切感受到，文化绝非冰冷的

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情感传承，是带着血缘温

度的生命火种。它或许借一曲山歌延续，或

许借一幅壁画长存。

而在明仕田园，我终于听见了土地的呼

吸。清晨的阳光温柔洒落水田，水牛缓缓踱

步于田埂，农妇的山歌从竹篱后的河岸飘出，

缭绕于晨雾未散的山谷间。水田如一面面明

镜，映照着蓝天、村舍、稻苗与晨光。

一位阿婆一边整理农具，一边唱着壮族

山歌。她微笑时，眼角的皱纹如水田泛起的

涟漪，圈圈荡漾，温暖得令人想落泪。我想起

都市的匆忙，快得让人忘了歌声如何从劳作

中诞生，语言如何与土地缠绵。

旅程的终点，是凭祥友谊关。站在界碑

前，远眺越南边境的轮廓线，心中涌动出一份

特别的情感：这里不仅是边境的终点，更是文

化交汇的起点。在这里，不同的文明互相碰

撞、融合，不同的语言彼此尊重，不同的信仰

共存。

返程途中，我小心翼翼地收好那些手工

糖、山茶油和一小段壮锦。但更珍贵的，是那

些无法装进行囊的记忆——水声、歌声、岩

画、瀑布、雾气、炊烟……还有这片土地上人

们眼中的那份坚韧与温柔。

崇左，这座边境线上的城市，她的心跳

里，有民族精神的回响。她低调却深沉，她

宁静却丰盈。我愿用文字为她留下印记。

正值广西旅游年，她值得被看见，也必将被

铭记。

萧正清

清晨行走在温州大罗山麓，偶遇一家园

圃。只见金针花正一簇簇、一丛丛地盛放，鲜

嫩的花苞宛如无数振翅欲飞的小黄鹂，在晨

风中扑闪着金黄的羽翼。眼前这蓬勃的明

黄，蓦然铺展出一幅久违的图景：菜畦间，母

亲正俯身忙碌，手指灵巧地在翠叶间穿梭，采

摘着那细长如簪的金黄花苞。她脚边的竹篮

里，已静静卧着小半筐嫩黄，仿佛连夏日的初

阳，也被她一并采撷了下来，无声地盛放着，

悄然吐纳着清冽的馨香。

我们乡下管金针菜叫黄花菜。那花苞

纤长柔韧，像是大地将灼灼日光凝练成了纤

纤玉指。记得每日晨光熹微，花苞初绽，亭

亭然立于修长的花茎之上，薄薄晨露中，宛

如一支支金簪斜插碧空；然而待到傍晚，它

们却已悄然萎落，仿佛只为这短短一日光

景，便耗尽了毕生气力。乡邻们常说，这花

性子娇得很，非得趁朝露未晞时采下才好，

否则便似失了魂魄，徒留形骸，那鲜活的滋

味也就消散了。

古人称金针菜为忘忧草，此名何其精

妙！金针菜之味，是缠绕在舌尖上挥之不去

的温柔：鲜食时脆嫩清甜，只需简单焯水凉

拌，齿间轻弹便有清香流转；待到晒干后炖

肉煨汤，它便贪婪地吸饱汤汁精华，愈发柔

韧醇厚，口舌之间，尽是山野的清新气息与

日光的暖意馈赠。那时便听母亲讲，金针菜

是真正的“席上珍品”，只需小小一捧干菜投

入汤中，便足以点石成金，令满锅滋味升华，

恍如将整片田野的芬芳都浓缩在了那只粗

瓷碗里。

记忆中，黄花菜就这样默默绽放在村舍

的篱笆边、屋角的菜畦旁。那一片片灿烂的

金黄，确如散落人间的金簪，在最平凡的角

落，闪耀着自然慷慨赋予的华彩。如今超市

货架上的干金针菜，色泽虽也金黄，却终究褪

尽了晨露浸润的鲜活气韵——那曾弥漫老屋

庭院的清冽花香，那竹匾上铺陈的、仿佛带着

母亲体温的阳光，那灶膛里柴火温柔舔舐铁

锅时发出的噼啪低语……皆已随童年散入遥

远的时空深处。唯有舌尖萦绕的那一缕独特

清甘，依然固执地守护着记忆的闸门，一次次

唤醒我的来处。

清晨微光里，新开的金针花承托着宿

夜的露珠，悄然而绽；而在院中，昨日采摘、

已蒸熟的黄花苞，正被母亲细心铺陈在宽

大的竹匾之上，迎接新一轮阳光的洗礼。

母亲的身影就在这初绽的花影与晾晒的匾

影间轻盈地穿梭忙碌。我常常静静凝望：

看 阳 光 如 何 一 丝 丝 汲 走 花 苞 中 鲜 嫩 的 水

分，却又仿佛同时将一种更为悠长、醇厚的

滋味悄然封存。

原来人间至味，正是这般自黝黑的泥土

里萌发，于灼灼烈日下收束成缕，最终深深烙

印在灵魂深处；它像那纤细而坚韧的金针，一

端牢牢系着乡野间母亲劳作的晨昏烟火，另

一端则穿透漫长时光，轻轻缀合起我们曾飘

散天涯的魂魄——这些微物之美，蕴藏深沉

的力量，足以让最朴素的岁月，在记忆的沃壤

之上，永远灼灼其华，花开不败。


